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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现场当下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现场，，正呈正呈
现出一派现出一派““众声喧哗众声喧哗””的热闹图景的热闹图景。。以三以三
四位人物共为主角四位人物共为主角，，以数个家庭为叙事以数个家庭为叙事
单元的单元的““组合式组合式””或或““抽屉式抽屉式””结构，俨然
已成为都市题材，尤其是话题性作品的
标配。从《欢乐颂》的女性群像，到《小别
离》《欢乐家长群》的家庭图谱，此类剧集
通过分摊戏份、平分叙事焦点，成功地构
建了一幅幅社会剖面图，在播出期间往
往能迅速引爆话题，形成广泛的社会讨
论。这种叙事模式的流行，无疑是市场
与观众需求的一种反映。它高效地满足
了当下社会渴望通过文艺作品观照自
身、洞悉世相的诉求，并以其话题的广度
与深度，实现了与观众的快速连接。然
而，当创作潮流一窝蜂地涌向这种“平分
秋色”的模式时，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冷
静的审思：电视剧艺术的本体究竟是什
么？当人物的命运被简化为话题的注
脚，当角色的功能大于其灵魂时，我们是
否正在远离文艺创作最核心的本质——
即对人的深度挖掘与塑造？

必须承认，“组合式”结构在叙事上
具备其独特的效率优势。它如同一套精
密的装置，能够快速地将不同的社会议
题分门别类地装入不同人物的“抽屉”
中，从而实现对教育、职场、婚恋、代际关
系等多元话题的“一站式”探讨。这种结
构对于追求强共鸣、快节奏的观剧体验
而言，无疑是一种有效策略。

但它的代价也同样显著，在这种结
构下，角色常常沦为展示社会问题的“案
例”。他们的性格设定是为了覆盖某一
类人群，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为了推动某
一议题的进展。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
个遭遇原生家庭问题的角色”“一个面临
中年危机的角色”或“一个挣扎在育儿焦
虑中的角色”，而非一个完整的、血肉丰
满的“人”。最终，话题的热度淹没了人
物的光彩，观众记住了现象的讨论，却遗
忘了人物的心灵。人物，输给了话题。

中国电视剧自诞生以来，历经岁月
洗礼而依然熠熠生辉的经典，依靠的从
来不是复杂离奇的情节，而是一个个鲜
活立体、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渴望》中
的刘慧芳，她的善良与坚韧定义了一个

时代的审美；《亮剑》中的李云龙，其“狼
性”与“人性”交织的复杂性格，让“亮剑
精神”超越了剧情本身；《人世间》中的周
秉昆，他用普通而温暖的坚守，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光
辉。这些经典角色无一例外，都源自一
个紧紧围绕其展开的、“一人到底”的叙
事核心。这里的“塑造”，是集中笔墨，深
入地描绘一个人物思想、情感与精神世
界的完整“生长”轨迹。这是一个动态
的、持续的、由内而外的过程。

在探讨个人叙事时，我们常使用“成
长”一词。但相较于“成长”，“生长”一词
更能精准地捕捉长篇电视剧塑造人物的
精髓。“成长”往往侧重于结果，指向年
龄、地位或能力的提升；而“生长”则更注
重过程，它蕴含着一种生命体的自然律
动，包含着与环境的互动、内在的挣扎与
蜕变的力量。写好一个人的故事，关键
在于构建支撑其“生长”的完整逻辑与生
态环境。这便需要我们精心构筑人物所
处的“土壤、阳光与风雨”。

“土壤”便是时代、环境的赋予与局
限。人物的起点，决定了其生长的初始
状态与未来张力。无论是《人世间》周秉
昆所生活的光字片，还是《灼灼韶华》中
褚韶华所立足的乱世民国，这“土壤”既
为人物提供了最初的养分（如家庭的爱、
地域的文化），也设置了其必须突破的坚
硬壁垒（如封建礼教、贫困现实）。人物
的性格、最初的梦想与局限，都深深植根
于此。

“阳光”则是机遇、贵人与不灭的信
念。生长需要能量，需要向上突破的动
力。这“阳光”可能是一次求学的机遇、
一位指点迷津的导师、一份真挚的情感，
或者仅仅是人物内心那股对更广阔世界
的不懈渴望。这些积极的力量，是人物
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向上姿态，实现
精神跃升的关键驱动力。

“ 风 雨 ”就 是 挫 折 、考 验 与 价 值 抉
择。这是人物弧光中最为闪耀的部分。
真正的“生长”不是在温室中完成的，必
然要经历酷暑与严寒。这包括时代的巨
变、命运的捉弄、个人的得失。而其中最
见编剧功力的，是人物在关键时刻所面

临的价值抉择临的价值抉择：：在道义与利益在道义与利益、、小我与大小我与大
爱爱、、坚守与妥协之间的痛苦徘徊坚守与妥协之间的痛苦徘徊。。每一每一
次应对次应对““风雨风雨”，”，都是对人物性格的一次都是对人物性格的一次
淬炼淬炼，，其思想情感与精神境界都会留下其思想情感与精神境界都会留下
深刻的年轮深刻的年轮，，实实现一次内在的蜕变。

唯有将这三者逻辑自洽、细腻真实
地编织在一起，一个人物的“生长”轨迹
才会显得可信、可感，才能让观众伴随其
一路同行。

与当下以碎片化、强刺激特性风靡
的短视频相比，长篇电视剧不可替代的
核心价值恰恰在于其“慢”。这个“慢”，
是从容，是耐心，是给予人物内心世界充
分的展示时间。

它允许编剧展现改变的渐进性。一
个人的思想转变、境界提升，绝非一蹴而
就。长篇剧集可以通过大量精准的细
节、含蓄的铺垫和反复的叩问，让观众相
信人物的每一步跨越，都是其性格与境
遇相互作用下的必然。它更能从容描摹
心灵的幽微处。一个欲言又止的瞬间，
一次深夜无言的泪光，一段内心与现实
激烈交战的独白……这些无法被短视频
承载的细腻情感，正是长篇电视剧塑造
有血有肉人物的法宝。它让观众得以窥
见的，不仅是人物“做了什么”，更是其

“为何如此”以及“心路何如”的完整图
谱。比如，2025 年播出的电视剧《灼灼韶
华》之所以能赢得收视与口碑，正是因为
它勇敢地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专注于
褚韶华一人的命运。它不仅写出了时代
的命运感与岁月的流逝感，更着力于刻
画其心灵的轨迹与精神的轨迹。加之其
改编自文学原创，人物的成长线本身具
备了深厚的文学精神支撑，使得这部“一
人到底”的故事拥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是时候让创作的目光重新聚焦，从
对话题广度的追逐，回归到对人性深度
的挖掘。我们需要更多的创作者，能像一
位沉静的园丁，俯下身来，精心培育一株
独一无二的生命。为它铺设好时代的土
壤，安排恰如其分的阳光与风雨，然后，耐
心地、充满敬畏地记录下每一个生长的年
轮。唯有如此，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塑造
出一个个鲜活且高贵的灵魂，长久留在观
众心中。 据《文艺报》 作者：高小立

长剧的长剧的魅力恰在可以魅力恰在可以
““慢煨慢煨””人物人物的成长轨迹的成长轨迹

当下，部分旅游文学深受流量逻辑裹
挟，陷入浅表化叙事的尴尬境地。那些流
水线般批量生产的网红文案，翻来覆去都
是“治愈天花板”“小众秘境”“封神绝景”
这类说辞，文字轻浮、内容空泛，成了速食
化的“快餐文字”。真正的旅游文学，需要
创作者以沉浸式深度体验完成精神超越，
深耕地域文化肌理，打磨出独具审美发现
的文学精品。

沉下身段行走，以在场体验扎稳创作
根基。创作者需要以真正的“在场者”姿
态，走进街巷阡陌、田垄地头，融入当地，
真切体悟当地的生活气息，让个体生命感
知与地域文化深度相融。比如，明代旅行
家徐霞客耗费 30 余载，游历名山大川，凭
着实地科考的严谨和发自内心的生命体
悟，使他的《徐霞客游记》具有地理科考价
值和文学感染力。再如，当代一些旅行文
学作家通过沉浸式行走和田野调查式体
验，书写地域文化史诗和个体命运，让行
旅文字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人文温度和直
击人心的力量。

深挖文化之魂，以人文解码赋予作品
恒久生命力。优秀的旅游文学能够以旅
行 为 媒 介 ，完 成 自 我 的 审 视 与 精 神 的 超
越，兼具个体的生命关怀与宽广的人类情
怀。创作者从山水风光、人文景观里提炼
对生命的思考，追问存在的意义、文明的
走向、人性的本质，让作品拥有哲学的厚
度与精神的高度。所以，旅游文学走出精
品 化 之 路 ，关 键 在 于 挣 脱 景 观 表 象 的 束
缚，深挖地域文化精神内核，让山水风光
成为文化的载体，将寻常的自然景观升华
为有深意的精神意象。比如，宋代文学家
范仲淹借写洞庭山水的《岳阳楼记》，抒发
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家国情怀，让岳阳楼超越了建筑本身，成
为国人心中重要的精神地标。

坚守原创本心，以文体创新打磨文学
质感。旅游文学写作可以打破固有文体
的桎梏，融合散文、小说、诗歌等多种表达
形式，搭建多元的跨文体叙事框架，用丰
富的形式承载复杂的行旅感悟；需要潜心
锤炼语言，追求精准又富有张力的文字表
达，让语言承载更多情感与思想；可以构
建独特的叙事逻辑，以空间的转换串联时
间的脉络，用个体的旅行经历折射时代的
变迁，形成“景致、人情、历史、哲思”交融
的叙事节奏。当然，艺术创作从不是刻意
标新立异，而是让形式服务于精神表达，
让作品拥有专属的艺术标识与审美价值。

筑良性生态，以传播与评价助推经典
沉淀。旅游文学经典化，需要构建创作、
传播、评价、转化的良性生态闭环。比如，
在传播层面，可以搭建深度的文本推广平
台，推动优质作品出版发行、影视改编、研
学融合，打造“文学+旅游+数字”的多元传
播矩阵，让文学的场景活起来，让更多经
典作品走进大众视野；在评价层面，可以
建立专业的旅游文学评论体系，聚焦作品
的文学性、人文性与精神性，为旅游文学
经典化之路提供专业指引。

据《中国文化报》 作者：张逸云

抗战主题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近日热播，再次向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历
史题材怎么拍，才能润泽人心？

历 史 是 一 面 镜 子 。《八 千 里 路 云 和
月》以丰富的剧情、真实的场景、鲜活的
人物、饱满的情感，为观众拨开历史烟
云，照见我们来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展
现民族气节的血与歌。观剧过后，萦绕
我们心海、让我们无法平复的，是近代中
国人民曾经遭受的空前浩劫和深重苦
难，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铮铮铁骨和
浩然正气，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的历史真理。作品在宏大历史叙事中
把握重大主题思想、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努力以剧为媒、化育人心，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战争与爱情，是宏阔而永恒的创作
主题；战争与和平，是紧系人类心结的历
史命题；战争与人性，是需要直面正视的

灵魂追问。该剧在这三个维度上精心构
思，人物线、时间线及多重副线相互交
织，主角、配角和群演互为烘托，完成了
一项高难度影视创作工程。

剧中烽火年代的爱情，是无尽的遗
憾和残缺的美。从张云魁和丁玉娇、孟
万福和韩小月的离散，到四人阴差阳错
的迥异结局，尽管剧中人早已释怀，剧外
的我们仍不免唏嘘和无奈。爱是真挚
的，散也是真实的，而发动罪恶战争、制
造人间悲剧的侵略者，才是真正元凶。

作为贯穿全剧的主要意象，九个中
秋节里的九轮圆月，映射着人世间的残
缺。抗战时期，阖家团圆只能是杳无音
信的亲人之间无尽的思念与奢望。对和
平安宁的幸福生活的向往，化作了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

国难当头时，“时穷节乃见”。作品
塑造了由各阶层人物构成的抗战群像，

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深刻昭示着中国
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
用。军人张云魁从“小我”走向“大我”，
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民族
资本家田家泰千方百计支援抗战；生活
在社会底层的孟万福、韩小月，他们的
抗 争 是 当 时 最 广 大 中 国 百 姓 的 写 照
……这些人物，共同组成了一幅中国社
会抗战“全景图”，显示出只要为民族解
放而战，为国家生存而死，为守护安宁
而争，为追求和平而奋起，芸芸众生便
都是英雄。

虽 然 该 剧 在 艺 术 手 法 上 仍 有 提 升
空间。比如有的台词与人物形象存在
反差，个别角色的精神成长和感情过渡
还可以更“丝滑”，但在抗战题材开掘的
这条路上，这部剧仍留下了值得回味的
一笔。 据《人民日报》 作者：祝燕南

《《八千里路云和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再现民族气节再现民族气节

别让“快餐文字”
消解了旅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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